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十尾龜
第十一回  鄉曲辮洋行訪友　小滑頭酒館談心

　　話說孫達卿見了小舅子趙金哥，聽說老婆趙氏，帶著兒女出來了，心裡老大不高興，皺眉道：「好端端在家裡，趕出來做什

麼。」　　金哥道：「在家鄉倘能夠好端端過日子，也決不肯趕出來的。姊夫自己總也很明白，四年工夫，教他吃點子什麼，穿點

子什麼。」

　　達卿道：「不必說了，我們到棧房裡去罷。」

　　二人出了祥記春號，僱了兩部東洋車，不一時早到了寶善街天福棧。進門上樓，金哥領導進房。趙氏一見丈夫，撲上前兩手抱

住，要說話時，那裡還有一句。淚如泉湧，只說得一句：「不意還有見著你面的日子。」

　　已嗚咽不能成聲了。兩個孩子，已不復認識父親，瞧見娘哭，也陪著出眼淚。金哥雖然勢利熏心，見了這副情形，也不覺天良

發現，滴下淚來。達卿心腸本是鐵石做成的，說也奇怪，才被趙氏一哭，不知不覺竟會柔軟起來，連說：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有話

好好的說。」

　　趙氏聽說，嗚嗚咽咽，更哭得氣都透不轉。阿玉見娘哭的利害，不知遭著什麼事故。拖住了趙氏，哭喊媽媽，喊個不住。夫妻

父子，亂哭了一會子，方才漸漸止住。趙氏道：「你這個人倒好，四年工夫一回都不轉，可是不要我們了。」

　　達卿道：「皆因店裡忙，抽不出身子。我也很願意回家呢，你們女娘家不出來做生意，哪裡曉得男人家難處。」

　　趙氏道：「湖州人在上海做生意的，也不止你一個，人家都年年回來的，就是不回來，錢也總有得寄回。你自己去想罷，家裡

又沒有家當，四個年頭，穿吃用度，教我拿什麼來支付。我自己餓煞了倒也罷了，兩個孩子是你生的，活剝剝餓煞，心裡怎地過的

去。你在上海開心，那裡曉得我們的苦。東西當的不能再當，賣的不能再賣，凡是認得的人家，親戚朋友借貸也借的不能夠再借。

飯是不必說，連薄粥也喝不起了。」

　　達卿道：「不必說了，那都是我的不是。現在到了上海，我總替你們想法子，大家有粥喝粥，有飯吃飯，已前的事，我現在懊

悔也已不及，你也不必再提起了。」

　　趙氏才教阿玉過來見父親，又叫阿麟走過來，向達卿道：「你出門時，阿麟才滿月呢，現在已這麼樣大了。可憐他今日才認識

你爹呢。」

　　達卿也覺淒然，雙手抱起阿麟，左右開弓的香了兩個面孔，向趙氏道：「棧房裡開銷大不過，我們外邊去看房子罷。」

　　趙氏道：「我們飯沒有吃呢，清早起來每人只吃得兩塊瓦片餅，肚子又有點子餓了。現在找著了你，可不用憂了，你總有飯給

我們吃了。」

　　達卿笑道：「自然自然。」

　　於是一同出外，趙氏和金哥都是第一回到上海，瞧見了兩旁的店舖，來往的車馬，都覺異常好看，不住的停趾觀看。達卿領妻

子小舅，先到小飯店飽餐了一頓，然後瞧看房子，在法界八仙橋堍紫來裡，租定了半間前樓，租金每月二元。又到棕榻鋪買了兩張

棕榻，一個台子，兩條凳子，又辦了些風爐鑊子之類，胡亂做起人家來。達卿留金哥家裡住幾天，金哥正中下懷，就答應下了。那

棧房錢也是達卿算掉的。這夜達卿就在家裡住宿，次日起身，金哥問姊夫：「正記洋行在那裡？」

　　達卿道：「那是在黃浦灘，你問他做什麼？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錢家媽托我帶封信給他兒子耕心，今天想替他送去。」

　　達卿道：「也好，我要到店去了，你回來到我店裡來吃飯。」

　　達卿去後，金哥懷著錢家媽那封書子，徑向黃浦灘來。走了一會，看是到了，遠遠望見高牆上正記洋行四個大字。還有幾行外

國字，卻不認得。緊行幾步，走到洋行門首，見正在上貨。挑夫絡繹不絕，扛著很大的貨件，跌撞而來。有一個穿呢（衤滿）馬

褂，戴著眼鏡的，像是管帳先生，站在門口，向黃浦呆望。旁邊一個挑夫，拄著扁擔，與他們講話。金哥上前拱手問：「錢耕心可

在這裡？」

　　那先生也不回答，只嗤的一笑，仰著臉竟直不睬。金哥沒了落場，訕訕半響，正要走開。倒是那挑夫用手指道：「你要找人，

到帳房裡去問，這裡是棧房，那裡有什麼人。」

　　金哥照他所指地方瞧去，果然一片紅磚矮牆，門口掛著一塊銅牌，隱約是正記洋行四字。金哥走過去，見是所很高大洋房，場

面兒異常氣概。兩扇玻璃門，閉的緊緊的。望進去時，靜俏俏不見一人。地下青石階沿，掃得潔淨無塵。

　　金哥不敢亂叩，徘徊觀望，一眼瞧見了掛著那塊木牌，上寫有中國字。仔細瞧時，見是「送信、收帳人等，概由後門出入。行

主持白」幾個行體半草字，想要問後門在那裡，又苦沒個人進出，無從探問。正在沒做道理處，忽見玻璃門呀的推開，咭殼咭殼跑

出兩個外國人來，嚇得金哥退步不迭。

　　這一慌，倒慌出個急智來。心想：既說後門，諒總在後邊了，我只沿著牆兜過去是了。兜到那邊，果見另有個門口，規模倒也

不小，門口掛一塊黑漆金字小招牌，大著膽走進去，左右張望。見洋房的百葉窗盡都開著，玻璃窗卻沒有開，不知從那條路進去。

暗說不好，這所在不好瞎闖的。徘徊了一會，又不敢聲喚。恰好幾個挑夫，拖著扁擔往裡飛跑，直跑進旁邊那扇小門裡去。

　　金哥跟隨進去，見門口也有一塊小招牌，寫著正記洋行帳房六個字，下底又畫著一隻手，伸兩個指頭望門裡指著。走到裡邊，

見兩行都是高頭櫃台，約有二三十個人，在那裡忙碌碌的不得空隙。等候多時，沒個人來詢問。只得揀一個年輕學生，表明來意。

那學生把金哥打量一回，隨手把壁間繩頭抽了兩抽，就有個打雜的應聲而至。學生叫「去喊小錢來，說有人在找他。」

　　打雜的去後，金哥掩在一邊。等了個不耐煩，方才見錢耕心穿著淡竹布長衫，長衫上另罩著個女人飯單似的東西，紮縛得緊緊

的，十分即溜跑到帳房，連問：「是那個，是那個？」

　　一見金哥，怔了一怔，隨說：「是你呵，幾時來的？我們樓上去坐坐罷。」

　　金哥回說「前天到的。」

　　跟著耕心，穿過帳房，轉兩個彎，才是樓梯。耕心叫腳步放輕點子，兩人躡手躡腳，蹭到樓上。耕心推開一扇小門，悄說：

「就這裡坐坐罷。」

　　金哥舉眼瞧時，窄窄一角外國房子，很像截斷巷堂一般，滿地上七橫八豎堆著許多鋼鐵玻璃器具，靠窗一隻板支的半桌，－只

骨牌凳。金哥道：「你一竟得意呀。」

　　耕心慌忙搖手，叫他不要說話。一面摸出－支香煙，划支自來火，敬給金哥。金哥慌忙起身來接，正要告訴他家裡有信，忽聽

淅鈴淅鈴淅鈴鈴一陣鈴響，大有似乎鬧鐘報時刻的聲音。耕心跳起身，慌說：「你坐會子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　　說畢，掩上門匆匆去了。這門外常有外國人進出往來，履聲殼殼，嚇得金哥屏息危坐，捏著一把汗，一聲都不敢聲，一喘都不

敢喘。好一會，耕心推門進來，手中拿兩個空洋瓶撩在地下，囑金哥：「再等會子，完結快了。」

　　仍匆匆掩門而去。金哥一枝香煙已經吸完，瞧桌上時，見七橫八豎亂堆著幾本書，翻來看時，卻是《粉妝樓》、《珍珠塔》、

《楊家將》、《五虎平西》之類，隨手拿一本看了一會，才見耕心進來，已另換了呢（衤滿）馬褂，時路行路，連緞鞋小帽都嶄然

一新。笑說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們外邊去談罷。」

　　一手讓金哥先行，一手拽門上鎖，同下樓來，依舊經由帳房，轉出旁邊小門，沿馬路一徑行來。金哥才說：「府上老太太，有



封信托我帶來，那裡曉得耕兄竟貴忙得很，現在可能交給你了。」

　　說著摸出信來。耕心連稱：「費神的很，費神的很。」

　　接過信，也不拆看，只向袋裡一塞，－面道：「你不曉得，今天還是禮拜六呢，倘是閒常日子，總要下午五點鐘敲過才有空，

你來的總算還巧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你一個月賺多少錢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也有限的很，工錢只有得十六塊洋錢，連外快並算，強強三十塊左右。」

　　金哥舌頭一伸道：「毛三十塊錢一月進益，還說有限麼。我要做到近十個月呢，像我在裡頭，總算出息很好的了，卻只有四弔

大錢一月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倒是你好呢。你雖賺得少點子，在裡頭沒甚費用，倒來得實惠。上海地方，可比不得內地。場面是要繃的，應酬是

罷不來的，洋行裡又沒有飯吃，煙茶一切都要自家破鈔。夜裡又要另租房子，行裡是不能耽擱的。一樣樣開銷下來，能剩有多少。

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那是我們如何曉得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你今回怎麼忽地到上海來，可是白玩玩，還是另有什麼貴幹？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沒有事怎地會來，我是特陪阿姊來找姊夫呢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令姊丈也在上海做生意麼？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來了足有四個年頭了，他在祥記火腿棧做帳房。」

　　耕心聽了祥記火腿棧五個字，心裡忽然一動，問道：「這祥記火腿棧，不是開在洋行街的麼？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正是在法租界洋行街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祥記裡老大馬靜齋，他的女孩子生的異常漂亮呢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你怎麼認識的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豈但是認識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難道還有別的交情麼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豈但是交情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奇了，人家的女孩子，漂亮不漂亮，你會曉得，那總是認識的了。又說是不止認識，進一層總是有過交情的。又說

是不止交情，到底是什麼呢？可真玄煞我了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我與你是從小軋到大，總算得著老朋友了。難道我的脾氣你還不曉得麼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你這人是個色鬼，從小喜歡軋在女孩子隊裡擾的，擾得女孩子打著罵著，你還伸伸舌頭得意的了不得，害的女孩子

母親都咒罵你小濺死，輕骨頭，我怎麼不記得。你這會子到了上海，做了生意，難道老脾氣還沒有改掉麼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脾氣如何會改，要改除是直腳。你我老朋友，今天橫豎沒事，就不妨同你仔細談談。」

　　當下同到寶善街得和館，上樓揀副座頭坐下，要了兩壺京莊，幾個碟子，小酌起來。金哥問耕心：「你在上海怎麼的擾法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上海地方，玩耍所在，真是多不過。分起門類來，一種是出官的，一種是不出官的。出官的就是長三堂子、么二堂

子、野雞堂子、花煙間，大家都曉得的了。不出官的，卻有台基、碰和台子、住家、小房子等幾種。在上海幾個老白相客，也都知

道。我於這出官不出官兩種裡，已玩的不要玩了。現在卻有一種翻新花樣的白相所在，真是獨辟一徑，另有一功，新鮮的了不得。

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怎麼翻新花樣？是官派不是官派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自然總不是官派了。說他台基，又不像台基。說他碰和台子，又不像碰和台子。住家、小房子不用說得，更離得遠

了。那台基是專管人家拉馬的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；「甚麼叫做拉馬，敢是開台基人兼做馬夫的麼？我昨天經過泥城橋一家大馬房，叫作龍飛的，見裡頭一大片空場上，

二三十個馬夫，都拉著一匹馬在那裡兜圈子，銜頭接尾，走成個拷拷兒相似。想來就是拉馬了。」

　　耕心一口酒剛喝在嘴裡，聽了這話，不覺笑的噴了出來。金哥悄然道：「怎麼好笑，我講的沒有錯呀。」

　　耕心更笑得彎腰打跌，好一會才道：「謝謝你不要說這話了，你沒有到過上海，小說總也見過的。有部新出的《最近女界秘密

史》小說，拉馬的事情敘述得要算清楚了，你難道沒有瞧過不成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甚麼《最近女界秘密史》我在湖州聽都沒有聽人家講過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怪不得你這樣不開通，連這點子新知識都沒有。現在瞧新小說，是最要緊一件事情。一切稀奇古怪新鮮事故，新小

說裡頭竟沒－件不有，並且都載敘的明明白白。就是我方才說的那部《女界秘密史》是三大秘密書裡頭的一種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甚麼三大秘密書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就是上海鴻文書局出版《上海秘密史》、《女界秘密史》、《官場秘密史》三種秘密小說。《上海秘密史》專講上

海地方各種說不出、料不到的稀奇古怪事情。《女界秘密史》是專講女界的。《官場秘密史》是專講官場的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我都沒有瞧過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你沒有礁過，所以就把溜馬錯認做拉馬。你瞧見的乃是溜馬，並不是拉馬。駕在馬車上的馬匹，閒著時光盡他閒

著，那馬就要生病，所以小馬夫牽著馬不住的跑來跑去，名兒就叫溜馬。

　　拉馬是做媒的別名，凡到基台上玩耍，沒有相好，開台基的就替你四路八方去喊人，喊了來盡你揀選。或是只喊一個人來，竭

力替你撮合，那通叫做拉馬，又叫做拉皮條。碰和台子，明說專備人家碰和的，裡頭陳設也同堂子差不多，也有絕漂亮的女子出來

應酬，只要錢多，其實也可以住夜。

　　現在珊家園這家，卻奇怪的很，門口掛著公館牌子，照他場面兒的闊綽，一定要猜是大台基。其實倒又並沒拉馬，人家跑進

去，總是賭為正莊，人物卻沒有台基的龐雜，走的幾個都是上海的表表者，在商界裡頭極有名譽的，男男女女都有。跑進去適意是

極適意，舒徐是極舒徐，你要什麼就是什麼，只是錢花的也異常利害。今春初我們湖州一個富翁，就在這地方花掉了十三萬銀子

呢。」

　　金哥驚道：「竟花掉了十三萬銀子，是怎麼樣花的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無非是賭之一字，他們叉起麻雀來，五百塊底，一千塊底，沒什麼稀罕。弄得高興，五千塊底，一萬塊底，也要碰

的。自然輸起來就要十多萬亂輸了。並且他們叉麻雀，又不是規矩的，抬轎子是常有的事。動不動還要三吃一，你想怎麼能夠不

輸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照此說來，是開賭的了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也不止是賭錢一樣，你喜歡女色，他也有。他這地方，原是男混女雜的。不過原要你自己放出本領來弔膀子，會弔

膀子就能夠玩耍，不會弔膀子，只好瞧著人家開心。他這地方，凡是上海闊公館裡頭的姨太太、少奶奶、小姐們沒一個不到。我曾

經替他取過一個名兒，叫做弔膀子總會，倒確切得很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弔膀子又是什麼？」

　　耕心笑道：「你連弔膀子都不懂，也會跑到上海來。弔膀子就是軋姘頭的別名。」



　　金哥也笑道：「軋姘頭竟爽爽快快說軋姘頭，怎麼也起起鬼名來。弔膀子不弔膀子，弄這許多玄虛。我且問你，這弔膀子總會

是不是就是甚麼女總會？聽說上海有個女總會，是開在珊家園。你說弔膀子總會，可就是這個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不是，珊家園的女總會，早消滅多時了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現在可還有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有是有的，不過不在珊家園罷了。現在女總會，開設的地方秘密異常，開在一家紡紗廠裡頭，真是人不知鬼不覺，

那些巡捕房裡的包打聽巡捕，見了這樣規模宏遠的大工廠，休說去拿捉，連問都不敢問一聲兒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這也巧極了，只是你怎麼能夠認識馬靜齋的小姐呢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自從珊家園有了這弔膀子總會，上海幾個會玩的人沒一個不去玩他一下子，我也跟著朋友進去見識見識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你也賭錢麼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我那裡賭得起，一年賺下來的錢也不夠一副牌的輸贏。好在這地方不賭錢也可以，我不過是瞧瞧，不意就碰見了馬

靜齋的女兒。說也奇怪，那馬小姐初次會面，就蒙他十分有情，似笑非笑的向我連丟了四五個眼風。我眼珠子溜到他身上，他眼珠

子齊巧也溜到我身上，我們兩對眼珠子、四條爍亮的眼光，齊巧射成了交互線，我就乘便走過去，走到他身旁，半真半假的同他攀

談，十句中居然蒙他也回答了二三句，我就約他一枝香吃大菜，多蒙他竟點頭應允。就吃大萊時光。盤問他，才知是馬靜齋令愛。

金哥弟，我錢耕心是個光身子，可是瞞不過你。我在這種地方弔弔膀子，並不光是貪色，也無非在經濟上邊謀點子貼補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；「上海風氣行倒貼的麼？那真便宜透頂了。又有得開心，又有得錢用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你休要羨慕，那也是本領掙來的，頗非一朝一夕之功。不信時，你去試試就知道了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我倘然有朝在上海做生意，一定投拜你為師，請你教導教導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照你這點子聰明，如果肯留心學習，出道起來，倒也是員健將。」

　　金哥聽了，眉飛色舞，好似當時已經學習成功了一般。耕心又道：「我曉得馬靜齋是祥記火腿棧經手，必定有點子想頭，心裡

高興的了不得。吃過大菜，又陪他新舞台去看戲，他才問我姓名，並做什麼生意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你自然總直言奉告了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我告訴了他在洋行裡當西崽，他還肯同我要好麼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你怎麼說呢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我告訴他姓王，名字叫心耕，在正記洋行做翻譯，賺一百塊錢一月，行裡的總買辦就是我嫡親哥子，家裡有著五十

多萬家私，卻都是哥哥掌管著，只要我一成親，可就要分家了。兩人哈甫，我就有二十五萬家私穩穩到手。」

　　金哥笑道：「虧你吹這好大的牛皮，被他打聽了出來便怎樣？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打聽了出來怕什麼，我說的是王心耕，我橫堅不叫什麼王心耕。」

　　金哥道：「竟會調這樣的槍花，佩服佩服。」

　　耕心道：「住在上海灘上，不調槍花是不能過日子的。全靠槍花大，日子才過得快活。我吹了一泡子牛皮，他竟相信的了不

得。看過戲，就同他到鹿鳴旅館住了一夜，從此總算有過相好了。就這夜被我一陣甜言蜜語，哄到來伏伏貼貼。後來小房子也是他

去租的，一切開銷也是他的，連我的零用費、衣著都是他一個兒供給我。現在我和他知己得一個身子相似，所以告訴你不止是認

識，不止有交情，你明白不明白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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